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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博取功名的途径，“终南捷径”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其
实在唐代，除了终南山这条著名的便道可以直达皇宫外，还有
一条水路也可以直通禁苑，这便是“陆浑水路”。

陆浑原是春秋时期活动在西北一带戎族的一支，名曰陆
浑戎。公元前638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左传·僖公
二十二年》）；公元前525年，晋兴师，“遂灭陆浑”（《左传·昭公
十七年》）。西汉于其故地置陆浑县，《汉书·地理志》：“春秋迁
陆浑戎于此。”这便是陆浑地名的由来。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
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陆浑戎墓葬群中又发现了一座
王级大墓，进一步揭开了 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中原的那段
往事。

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到了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陆浑
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来此隐居，形成了足以与终南山、
嵩山媲美的隐逸文化圈。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政治开放，社会风气昂扬向上，
士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远较前代强烈，这对隐逸文化造
成了深刻影响。和前代相比，唐朝的隐逸群体表现出更多入世
的特征，无论是李白式的由隐入仕，抑或王维式的亦隐亦仕、
半隐半仕，这类“入世之隐”始终是不少的存在甚至占据主流。
不同于出世之隐的超然物外，入世之隐对隐居环境必须做充
分的评估，以期能够通过隐居快速地实现以退求进的目的。陆
浑的地理、文化优势，使其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最重要的隐居
地之一。

陆浑紧邻东都洛阳，居此可得地利之便。有唐一代，洛
阳作为东都，和长安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因
大运河之利，洛阳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唐高宗
七次移居洛阳办公。武周时期，改东都为神都，并正式迁都
洛阳。开元年间，唐玄宗在长安、洛阳两地驻跸的时间几乎
相当。唐玄宗认为“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幸东都制》），

“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
（《行幸东都诏》），故当时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如接受万国朝
贡等也多在洛阳举办。洛阳作为国都的中心地位，使其和长
安一样，成为天下士子的归心所在。所以对那些想借隐居来
博取功名或者以隐居来与朝廷周旋的人来说，能在朝廷眼
皮子底下隐居无疑是上上之选。陆浑距洛阳不过百里，和

终南山距长安路程差不多相当，且水陆交通两利，这一区
位优势，使其和终南山一样，成了文人士大夫隐居之地的
理想选择。

陆浑山水相映，居此能得景色之幽。山水文化和隐逸文
化密不可分，魏晋以降，寄情山水差不多成了隐逸的代名词。
唐代的山水诗代表人物中，如王维、孟浩然、綦勿潜、常建、裴
迪、储光羲、丘为等，本身都有过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而王
维的山水诗，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表现隐逸之志。所以，寻找一
方山水佳境诗意地栖居，是文人士大夫选取隐居之地的题中
之义。陆浑群山叠翠，一水中澈，境内有号称“九州之险”的三
涂山（《左传·昭公四年》），有山峻水幽的九皋山，景色奇绝。
宋之问有诗云：“春泉鸣大壑，皓月吐层岑”（宋之问《夜饮东
亭》，东亭在南陆浑）、“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宋之问《陆
浑山庄》）。祖咏有诗：“昼眺伊川曲，岩间霁色明。浅沙平有
路，流水漫无声。浴鸟沿波聚，潜鱼触钓惊。更怜春岸绿，幽意
满前楹”（祖咏《陆浑水亭》）。岑参也称“陆浑山下佳可赏”（岑

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可见陆
浑的景色之好。

陆浑文化圈层次高，交游广，居此可得人力鼎助。陆浑文
化圈是当时最顶级的文化圈之一。特别是从唐高宗建都洛阳
到安史之乱前的上百年间，这里可以说是众星闪耀，群英荟
萃。宋之问、杜甫、岑参在这里筑有山庄。元德秀是唐开元年
间著名政治家、音乐家，时人誉以“琴台善政”，辞官后，隐居
陆浑，传道授业，培养出了一批如萧颖士、李华、元结、李萼等
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杜甫的忘年交，曾任玄宗、肃宗两朝宰
相的房琯，出仕前与好友吕向在陆浑隐居达十年之久。吕向
也是开元年间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书法家，
与张说、贺知章等十八人号称上阳宫“食象亭十八学士”。李
白曾在陆浑漫游。李白的叔父李清，隐居在陆浑五崖山，好友
岑勋，隐居在陆浑鸣皋山。岑勋是《多宝塔感应碑》的碑文撰
写者，也是李白《将进酒》中的岑夫子。后人关于《将进酒》的
写作时间、地点一直有争议，根据李白的活动踪迹，陆浑也极

有可能是这一著名诗篇的诞生地。迨至中唐，白居易隐居龙
门香山，陆浑就成为他经常的出游之地。此外，唐德宗时期的
宰相郑珣瑜出仕前也曾在陆浑隐居。有了这些人物的帮衬，
陆浑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奔赴的理想隐居地。而陆浑又和
嵩山山水相连，近在咫尺，两个文化圈同气连枝同声相应，更
扩大了彼此的影响力。所以跻身这一文化圈，就等于获得了
巨大的人脉资源，对获取功名无疑会有极大的好处。李白便
是由曾经隐居嵩山的吴筠荐举才入朝为官的。岑参出仕也得
到了杜甫的大力引荐。

陆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陆浑的鸣皋山已成为文人士
大夫的理想寄托。陆浑所在的伊河中游，历史悠久，上古为
伊国、伊侯国，夏商为有莘之野，商相伊尹便出生在这里。
周代为王畿之地，是《诗经》“周南”之风唱响的地方。“鹤
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鸣皋山（即九
皋山）已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寄居地。李白、李颀、
王昌龄等都有咏鸣皋的诗篇。“饮马伊水中，白云鸣皋
上”“远映村更失，孤高鹤来傍”（李颀《望鸣皋山白云寄
洛阳卢主簿》）；“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峰峥
嵘以路绝，挂星辰于岩嶅”（李白《鸣皋歌送岑征君》）；“忆
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鸣皋微茫在何处，五崖
峡水横樵路。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李白《鸣皋歌奉饯
从翁清归五崖山居》）。在李白等人那里，鸣皋已不仅仅是一
方栖居的山水胜境，更体现着诗人们不愿与俗流为伍的高
尚情操，也寄托着诗人们要像鹤一样“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的理想抱负。

因为这些地理和文化优势，陆浑遂成为唐代和终南山、
嵩山并立的三大隐居地之一，成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趋之以往
谋取功名的理想所在。及至宋代，陆浑文化圈依然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力，尹洙、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邵雍等都曾在
这里活动过。程颐、程颢晚年更是隐居在鸣皋山下，开办“伊
皋书院”，弘扬理学思想，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及至金代，诗人李俊民也长期在这里隐居。明清以降，随
着隐逸文化的式微，特别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陆浑
文化圈盛况不再，只有日夜不停的伊河水似还在诉说着当年
的繁华。

记不清究竟多少次了，从前每逢乘火车，后来是高铁，
由南向北，过郑州继续行驶不到两百公里，接近河南汤阴
地界时，我都会透过列车车窗，神情专注地朝东面方向望，
期待能在不远处见到竖在那的一块地名牌，上面写着“羑
里”二字。对我来说，这个地名无疑具有十分强的吸引力，
每次见了都不由肃然起敬。

三千多年前，羑里曾关押过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
的开创性人物——周文王姬昌，从而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
名传千古的第一篇章、居于五经之首的《易经》，这里是周
易文化的发源地。

据《羑里城志》记载，羑里城属3000年前殷商时期的遗
址，位于汤阴县城北4公里、羑河村东0.5公里处；南北106
米，东西 103米，面积 10918平方米，高出地面 5米许；北界
羑河，南临汤水。殷商后期，这里曾经是国都近郊，也是现
存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国家监狱。

查文王姬昌年谱，他是在纣辛十年（公元前1065年）82
岁时，被殷纣王拘于羑里的。此时他不仅已在周地享有广泛
拥戴，就连殷朝本国人也萌生了趋附之意；担心因此而危及
殷朝统治，殷纣王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将姬昌囚禁在了羑
里，长达7年之久。7年之后，姬昌近臣以美女、良马和奇珍异
宝贿赂殷纣王，使姬昌得到豁免释放。

也就是在被囚的这 7年时间里，姬昌潜心钻研《易》之
八卦，并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
了不起的大事。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指的就
是这件事。

姬昌获释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周日渐隆盛，并
自岐下迁都到了丰（今陕西户县东）；97岁时，姬昌逝世，儿
子姬发继位，数年后与殷朝军队在牧野展开大战，灭掉了
殷朝，殷纣王自焚而死。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地方，当你即将靠近它的时候，心
里面会产生多少好奇。可一旦当你真正到了它跟前，一切
好奇都随之释然的时候，又会觉得，除遗址的真实所处之
外，历史留在这里的，不过只是一片厚厚的覆土层，上面什
么东西都没有了，唯独只剩下时间还是凝固的。

毕竟，这中间的年代隔得太久远了。
今天的羑里，部分景观为重修或复建，部分则完全属

于新建。从远处可以见到，城前广场立了一尊花岗岩质的
文王塑像；塑像后的牌坊即演易坊，位于文王庙的大门
外。大门两侧各有一碑，右侧为周文王羑里城碑，左侧为
禹碑。

文王庙大殿位于城中央位置，属文王演易的主殿堂，
正中是文王的坐姿锻铜塑像。文王演易之处，在大殿右后
侧的演易台。台后有一圆形墓冢，墓碑刻“伯邑考之墓”。相
传为纣王用文王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羹让文王吃，以试其是
否胸怀大志；文王明知其中有诈，也猜到羹可能会是用自
己儿子肉做的，却不得不强忍苦楚吃了下去，不久呕吐而
出，后人便在他呕吐的地方垒了一冢，取名“吐儿冢”。

2018年夏天，我来到羑里时听司机说了当地一个至今
仍保留的民俗——不猎杀野兔，它和这座“吐儿冢”有关。
传说文王将吃进肚子里的羹吐出来后，见其蠕动，便说了
句：“莫非我儿还能成兔乎？”话音刚落地，就见吐物果真变
成一只兔子跑了。人们从此不猎杀附近野兔，是因为认为
兔子乃文王儿身所变之故。

羑里城内现存的一眼古井，据传是文王当年被囚时用
水的井。立于井边，游人尽可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去还原当
年文王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当身陷囹
圄，被困在这荒郊野岭，且随时都面临拘押他那个暴君喜
怒无常造成的危险时，其意志的磨砺该会有多大。

夏季的中原大地，青纱帐早已撑起，只是长势参差不
齐；有的地里，玉米已攀升到了一人高，有的不过还只一二
尺许。中午时分，天气酷热难当，羑里城内的树木既稀且
小，更是显得暑气蒸腾，炙热的阳光烤得人脸和肩都有种
被灼痛的感觉；只有当避至城外稀疏的小杨树林，一丝阴

凉袭上身来之后，才舒服了许多。
文王为什么要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易经》

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产生那样
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学术上一直在探讨，也一直有
争论。笔者个人观点，无论是伏羲创八卦，还是文王将八卦
推演为六十四卦，其主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给人们
提供一个了解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体现了我们民族先
贤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所做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

《易经》归属为一部思维方面的工具书，应该是恰如其分
的；它里面包含相当丰富的逻辑思维成分，显现了中国古
代哲学的智慧光辉。

一旦说到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探寻，就必不可
免地会涉及思维的一种常见方式——用抽象符号作为相
应概念的代表进行逻辑推演。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逻辑推
演，就是如此，它们都用一实一虚两条线代表一阴一阳两
个概念符号，即阴爻和阳爻，来表示对立统一关系在各种
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这是易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也
是文王为什么要将之前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形成一个
更加完备体系的原因所在，或是在考量过程中，他发现了
其间存在的数理关系。

了解到这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德国数学
家莱布尼茨在创立二进制数学体系——用“0”和“1”两个
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的过程中，是受到了《易经》的启
发。因为六十四卦图中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所构成的体
系，恰让他发现了自己想要证实东西的存在。同样，20世纪
40年代初，中国在法国留学的四川籍大学生刘子华，之所
以能推算出太阳系应该还存在着第十颗行星木王星，比80
年代美国科学家的实际观测结果还早了40年，据说也是从
易学数理原则中得到的启迪（以上二例均见《易经新论》，
周山著）。《易经》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以此便认为《易经》可以无所不包，笔者并不认
同。其他姑且不论，但就它推理的前提：取卦，用的毕竟是中
国最古老的占事方法——卜筮这点看，就会有很大的随机
性，自然也就无法令人完全信服，这是《易经》的一个明显局
限。其次，《易经》以卦象来比喻事理的方法，笔者以为也是
有缺陷的，理由正如张立文先生说的那样，因为它“是经验
的、直观的、具有牵强附会的成分”（张立文：《〈周易〉与中国
文化》）。

可见，《易经》所以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其实还包括
了另一因素，即农耕文明对自然及所谓天命与生俱来的认
知感。《易经》的卜筮和卦象比喻，无疑使它身上披了一层
较为神秘和诡异的外纱。

可附带提一笔的是，根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的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
易》”，学者过去普遍认为，如果《周礼》所载不虚的话，《连
山》应属于夏代之物，《归藏》应属于殷代之物。可喜的是，
两易之一的《归藏》，终于在20世纪后期湖北荆州王家台的
考古发掘中被发现了，由此证实了《周礼》所载的大致不
虚；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文王推演《易经》其实并不是
孤立的，在他所处年代的前后，易学应该是有一定社会基
础的，学者在对比《归藏》和《周易》中就发现，两者存在一
定的渊源关系。

安吉，位于天目山之阴，太湖之阳，南北通衢，自古以来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史料记载，在安吉境内天目山东西两支山脉
中，曾建有关隘 18座，是为防御北方民族入侵而建的重要军
事设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松关，巍然挺立在安吉与余
杭交界的独松岭上。而与关隘唇齿相依的古道，以线性文化遗
产的特殊身份，在安吉绿水青山间仍多有分布。据调查统计，
长度在 1公里以上的古道尚存 66条，保存基本完整。历史上，
这些古道承担起了在军事或在邮驿和交通等方面的功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羊角岭古道以其线路长、保存好、环境
美、内涵深而独树一帜。

羊角岭古道，位于安吉县报福镇深溪村冰坑至姜家里的
羊角岭山体上。从立于深王线（深溪至龙王山公路）冰坑电站
旁的《修筑天目山羊角岭路孝丰段碑记》得知，此道修筑于
1941年，时为运送抗战军和抗战物资而建（亦称“抗战大道”）。
古道界于孝丰於潜两县（古县名，今分别为安吉县和杭州市临
安区）之间，全长30公里，其中孝丰境17.5公里。如今，该古道
安吉境内保存完整段为冰坑至杨树边约8公里长。

站在冰坑向东南仰望古道穿越的山顶，两座山峰似羊角
状耸立，故名羊角岭。古道穿行于峡谷东侧呈西北向东南走向
的山体上，相对高差约600米。冰坑至姜家里段隔峡谷西面为
龙王庙至泥岭的山垄，古道至峡谷底相对高度约20米。

古道沿羊角岭山体从山脚向山岭蜿蜒曲折而上，沿途穿
过 2 处毛竹林、2 处小竹林、1 处松树林、1 处杂柴林和 3 处石
浪。该地生物多样，地质复杂，有竹林密布、树木林立；有黄土
泥沙、石浪漫川；有巨石耸立、峭壁悬崖，还有沟壑峡谷、溪水
潺潺。古道用自然山石铺就，依山体平缓时平铺，陡峭时设阶，
遇峭壁开凿，跨沟壑架桥，逢巨石绕道，过石浪修整，时而穿梭
在茂密的竹林间，时而蜿蜒于荒芜的山岗上，犹如一条长龙，
匍匐在绿水青山间。经过风霜雨打、寒暑淬炼，承受烽火硝烟、
万人踩踏，灰黑、光滑、圆润、洁净的路面彰显出古道坚韧不拔
的品性。

作为一条历史上孝丰（安吉）通往天目山的主要陆路通
道，该古道的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但据相关史料记载，1861
年2月23日，驻扎在孝丰的太平军经报福翻越羊角岭，增援於
潜的太平军，于 2月 25日重新夺回临安，走的就是羊角岭古
道。由此证明，古道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存在，1941年
在原有古道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扩建。

修建后的抗战大道，见证了一段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
的历史。史料记载，1943年 10月 19日，侵华日军 2000人分两
股向告岭和羊角岭进犯，国民革命军第 28军 62师和 192师猛
烈反击，压敌退回冰坑。24日，敌军倾巢出动，再犯告岭和羊角

岭，他们乘28军换防之际，窜上告岭头、仰天坪、檀树岗等地，
62 师火速占领茅草山和高尖，安置重炮，对敌猛轰。25 日拂
晓，国民革命军全线猛烈反攻，敌军阵线动摇，向告岭溃退，国
民革命军另一部在25日克复章村后迅速北进，包抄敌军南进
基地报福镇，敌军见羊角岭方向有路难归，大部向董岭、统里
夺路逃命。27日，国民革命军连续克复统里、报福、老石坎。28
日，炮轰孝丰城，歼敌1200人，残敌北向泗安溃窜。

羊角岭古道作为一条军事要道，不仅留下了抗日志士的
战斗足迹，亦洒下了英勇烈士的鲜血，高奏着一曲曲不畏艰
难、不怕牺牲的红色赞歌。

《中国共产党安吉简史》载：1937年红军上浙皖特委独立
营转战在上浙皖地区（安徽泾县、宣城、宁国、广德、郎溪和浙
江孝丰、於潜、昌化八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的
交锋，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奇袭昌化城、於潜遭遇战、奋战石壁
山等战斗，羊角岭古道成为红军独立营来往的重要通道。曾
任中共梅溪区委妇女委员的龚玉贞，在“皖南事变”后，因叛
徒告密而遭捕，后被营救出狱，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40 年
10 月再次被捕，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发展共产党员。1942
年 2月 28日，受尽酷刑的她被害于羊角岭脚下的东关，年仅
20岁。

据安吉县博物馆藏《新四军在安吉活动情况》（1975 年）
记录：1945 年 3 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天目山反顽第二次战役
打响，其中新四军“巧夺天目山”战斗就在羊角岭古道发生。
时新四军 2个团向盘踞在羊角岭山上的顽军 3个突击营（相
当于 3 个团）发起进攻。经过 4 天 3 夜的战斗，最终新四军消
灭了顽军的两个半突击营，余敌向临安方向逃窜。粟裕将军
在《向苏浙敌后发展和天目山战役》回忆录中写道：“在东、西
天目山之间鞍部有个叫羊角岭的地方，西边山峰陡峭，中间
仅有一条山路可通。小路一边是深涧，地势非常险要，（敌人）
只要在这里派重兵坚守，用火力封锁住隘口就万夫莫开。但
顽军兵败如山倒，竟不敢在此据险抵抗。我第二支队尾随紧
迫，乘机巧夺了这个险要之地。”借助羊角岭，新四军追击顽
军一直到临安城，顽军挡不住势如破竹的新四军，便放弃了
临安。最后，新四军完全占领天目山，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反顽
战役。

在绿水青山间静静匍匐了千百年的羊角岭古道，受现代
交通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的影响，曾一度荒凉冷落、无人问津。
如今，伴随着“亲山水、走古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拓展，羊角
岭古道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当地政府顺势而为，对古道进行
全面修整，深入挖掘弘扬古道内涵。目前，羊角岭古道已成为
安吉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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